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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3 7年抗 战爆发后
.

随着国

民政府的西迁重庆
,

各地音乐家
、

音乐团体也纷纷迁渝
,

战时重庆迅

速发展成为中国一个新的音乐之

都
。

在此基础上
,

为加强音乐界自

身的力量与团结
,

适应不断发展的

抗战新形势并满足广大音乐爱好

者的需要
,

大批重要的音乐团体
、

音乐组织
,

如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

协会
、

山城合唱团
、

南国音乐社
、

中

国音乐学会等纷纷在重庆成立
。

其

中
, “

中华交响乐团
”

便是在战火纷

飞中诞生于重庆的一个影响广泛

的音乐团体
,

也是我国第一个全国

性的
、

首次冠 以
“

中华
”
之名的交响

乐团
。

中华交响乐团
,

筹组于 1 9 4。

年春
。

该年 4 月 14 日
,

时任行政院

副院长的孔样熙
、

立法院院长的孙

科等政界要人分别以中美文化协

会会长
、

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身

份
,

约集当时齐聚重庆的一大批文

化团体
,

诸如中美文化协会
、

中苏

文化协会
、

中英文化协会
、

中德文

化协会
、

中法比瑞文化协会
、

中缅

文化协会
、

国民外交协会
、

国际反

侵略会中国分会
、

励志社
、

国民党

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等机关团

体的负责人举行会议
,

共同商议发

起组织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交响

乐团— 中华交响乐团的成立事

宜
。

孔
、

孙二院长认为
:

抗战以来
,

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增强
,

各

友邦人士对我国的认识也与时俱

进
。

我国在抗战期间文化艺术的发

展进步
,

尤为友邦人士所注意
,

特

别是一个月前我国的对美对苏两

次音乐广播
,

极获美苏人士 的赞

誉
。

遗憾的是
,

迄今为止
,

国内尚无

一完备组织与训练有素的交响乐

团
。

因此
,

为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

并补此方面的不足
,

特发起组织中

华交响乐 团
。

经过与会代表的广泛

讨论与征求意见
,

大家一致认为
:

为推动音乐的大众化及适应抗战

建国的需要
,

中华交响乐团有迅速

口唐润明

成立的可能与必要
,

并当场推定孔

祥熙
、

孙科
、

王世杰 (中英文化协会

会长 )
、

朱家弊 (中德文化协会会

长 )
、

毛庆祥 (中法 比瑞文化协会负

责人 )
、

黄仁霖 (励志社总干事 )
、

杭

立武 (中缅文化协会副会长 )
、

陈铭

枢 (国民外交协会 会长 )
、

邵力子

(国际反侵略会中国分会会长 )
、

董

显光 (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 )等

为发起人
,

并延聘在当时即已享誉

全国的著名音乐家马思聪
、

吴伯超

为该团业务指导
,

积极筹备
,

以便

于最短期内正式成立
。

5 月 3 日
,

筹组中的
“

中华交响

乐团
”
举行首次理事会成立仪式

,

出席者有孙科
、

杭立武
、

黄 泣霖等

发起人及其他各界人士数十人
。

会

议在孙科主持下
,

讨论通过了该团

章程
,

决议除发起人孔祥熙
、

孙科
、

陈立夫
、

王世杰
、

朱家弊
、

罗家伦
、

杭立武
、

邵力子
、

陈铭枢
、

董显光
、

黄仁霖为当然名誉理事外
,

还决定

敦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
、

蒋介石夫

人宋美龄
、

孔祥熙夫人宋霭龄
、

军

政部部长何应钦
、

国防最高委员会

秘书长张群
、

海军部部长陈绍宽
、

政治部部长陈诚
、

内政部部长周钟

岳
、

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张伯等及大

主教于斌等为该团名誉理事
,

并互

推孔样熙为名誉理事长
,

孙科为理

事长
,

司徒德为总干事
,

马思聪为

指挥
,

王人艺等 50 名著名音乐家

为团员
。

巧 日该团举行第二次理

事会议
,

除决定该团于 6 月 6 日正

式成立并加推重庆市市长吴国祯
、

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陈访先为该

团名誉理事外
,

还对该团成立后最

初三个月的工作计划作了安排
,

主

要是定时举行音乐演奏大会
,

普遍

招待各党政机关长官
、

外国驻华使

领馆人员及文化界
、

新闻界
、

音乐

界
、

妇女界代表
、

劳动界店员
、

小学

教员
、

学生
、

难童等等
,

并不时举行

对外音乐演奏会
,

以促进中外音乐

的交流
,

同时积极推动音乐的大众

化与普及性工作
。

19 40 年 6 月 6 日
,

中国历史上

第一个全国性的
、

完全由中国人 自

己组成的交响乐团— 中华交响

乐团正式在重庆宣告成立
。

6 月 8

日
,

该团部分团员携带乐器
,

赶赴

战时重庆经常召开盛大集会的嘉

陵宾馆举行其成立后的首次演奏

会— 成立典礼演奏会
。

出席会议

的
,

除该团主要领袖孔祥熙
、

孙科

外
,

还有战时首都各机关负责人陈

铭枢
、

张维翰
、

董显光
、

萧同兹等及

新闻界代表 200 余人在会
,

苏联驻

华大使潘友新等也兴致勃勃地到

会聆听战时中国的第一场交响乐

演奏
。

自此
,

山城重庆首次奏响了

世界交响音乐大师们的华彩乐章
。

中华交响乐团团址初在重庆

市中区五四路江家巷 7 号
。

但 6 月

份正是重庆雾季之后
,

日机频繁空

袭重庆的开始
。

是月的 2 1
、

1 2
、
1 6

、

6 9

中工华MHX响乐团

抗战烽火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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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
、

2 4
、

2 5
、

2 7
、

2 9日旧 机动辄数十

架乃至百余架地空袭重庆市市区
,

使得重庆市遭受巨大损失
,

位于五

四路的中华交响乐团因此也同样

遭到重大破坏
。

面对 日机的狂轰滥

炸
,

该团同仁与英勇的重庆市民一

道
,

并不为日军的暴行所吓倒
。

7

月 6 日
,

中华交响乐团在市区中央

公 园 (今人民公园 )篮球场草坪上

举行了该团成立后的首次对外公

演—
“
七七前夕演奏大会

” ,

以此

作为对中国抗 日战争三周年的纪

念
.

是 日到会的各界人士十分踊

跃
,

报刊报道谓多达 3 万余人
。

整

个会场以火炬代替电力
,

显得尤为

庄严肃穆和众志成城
,

在演奏了众

多世界名曲之后
,

该团最后演奏的

结束曲是聂耳名作《义勇军进行

曲》
,

全体听众在音乐的伴奏下齐

声高唱
、

鼓掌击拍
,

充分显示 了战

时首都各界人士同仇敌汽
、

坚持抗

战到底的决心
。

嗣后不久
,

为避免

日机空袭
,

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及顺

利开展工作
,

该团遵从政府当局有

关疏散的指示
,

于 1 940 年 9 月 4

日从市区原址全部迁到了江北观

音桥新村
。

中华交响乐团最初 系一些社

会名流及部分音乐同人邀约成立

的一个民间乐团
,

成立后
,

曾根据

不同的对象
,

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了

多次不同规模的演出
,

如 1 9 4 0 年 8

月 8 日晚在该团演奏厅举行演奏

会
,

欢送在华 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

盟西南支部的工作人员赴前方工

作 ; 8 月 13 日
,

该团又在中央公园

举行公开表演
,

除演奏了莫扎特的

《开场曲》
、

西班牙的《火舞曲 》
、

贝

多芬的《英雄交响曲》外
,

还有《我

的祖国 》
、

《塞外舞曲 》
、

《回旋曲》
、

《狂想曲》
,

同时穿插有著名歌唱家

昊树抛先生独唱的《八
·

一三纪念

歌 》
、

《满江红 》
、

《自由的号角 》等 ;

11 月 9 日
,

该团又假嘉陵宾馆举行

我国音乐界的首次俄罗斯名曲演

奏
,

节目除了马思聪的 《弦乐四重

7 0

奏 》及《我的祖国》
、

《荒山之夜 》外
,

还演奏了俄国作曲家包罗亭作的

《第二交响乐》
,

此乃我国音乐界正

式演奏俄国作曲家作品之始
。

所有

这些演出
,

都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

作用和影响
。

但该团仍认为这样的

零星演出
,

既未充分发挥该团固有

优势
,

又不利于形成规模
,

扩大影

响
。

因此
,

孙科以该团理事长的身

份
,

于 1 9 4 0 年 n 月 25 日致函重

庆市市长吴国祯
,

称
: “
敝团兹为供

给市民高 尚娱乐及藉雄壮歌声提

高大众抗敌情绪
,

以辅助抗建宣传

起见
,

拟于每月在国泰戏院担任公

开音乐演奏会一次
,

由贵府主持
,

请商转该院指定每月拨出一场
,

傅

举行演奏
。 ”

重庆市政府接函后
,

认

为该 团此举
“

用 意至善
,

应表赞

同
” 。

遂责成市社会局办理并回复
。

市社会局经与国泰大戏院等影剧

院商量后
,

本着各娱乐场所公平分

尽义务的原则
,

于 12 月 9 日复函

交响乐团
, “
指定国泰戏院

、

实验剧

院
、

民众影院
、

一园剧院及将落成

之唯一影院
、

新川影院等六家
,

按

月轮流
,

各拨一场
,

作为贵团演奏

场所
。
”
同时会伤上述各影剧院

“

知

照办理
” 。

此后
,

中华交响乐团即分

别在重庆的各大娱乐场所作或公

开
、

或招待性的演出
。

这些演出的

绝大部分是配合当时各界 (特别是

文化界
、

音乐界 )举办的重大活动

而为
,

同时也有为献机
、

劳军等爱

国行动募集资金的演出
。

1 9 4 2 年 10 月
,

民间的中华交

响乐团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
,

正

式改隶国民政府教育部
,

成了国立

的推行乐教机关
。

改隶之后
,

孔祥

熙仍以其权威继任该团的名誉理

事长
,

司徒德升任团长
,

马思聪仍

被聘为该团指挥 ; 同时改订该团的

工作计划为
: “

募集创作奖金十万

元
,

与国立歌剧学校及戏剧界人士

联合发起中国新歌剧促进会
,

请有

关当局设置音乐器材制造研究班
,

赞助业余音乐家
,

组织业余乐队
”

等等
。

该团改隶后的第一次盛大活

动是在 1 9 4 2 年 11 月 9 日假中苏

文化协会举行的音乐茶会
,

以此欢

迎 自香港脱险归国抵渝的我国著

名声乐家马国霖先生
、

钢琴家林声

翁先生及舞蹈家戴爱莲女士以及

其他业余音乐爱好者
。

此后
,

该团

又 于 1 2 月底举行纪念音乐会
,

以

纪念著名作曲家
、

曾任该团指挥的

郑志声教授逝世一周年
,

同时为郑

氏子女筹募教养基金
。

1 9 4 2 年 6 月 3 日
,

为纪念该团

成立二周年
,

该团假嘉陵宾馆举行

盛大音乐演奏会
,

出席者有宋庆

龄
、

孙科
、

孔祥熙及各驻华大使馆

大使
、

英美驻华军事代表团成员等

中外来宾 3 00 余人
。

此次演奏大会

由王人艺
、

黎国荃分任指挥
,

王人

艺以小提琴演奏了韦伯的 《自由射

手曲》
、

贝多芬的《小提琴协奏 曲》

(全部三乐章 )
、

《英雄交响曲 》 (全

部四乐章 )
。

其中
,

贝老芬的《英雄

交响曲 》四 乐章
,

系在中国更是在

重庆第一次全部演奏完毕
,

被时人

誉为
“
以雄伟始

,

以沉穆继
,

以欢跃

终
。
”
而由陈振铎表演的二胡独奏

,

更是
“

将中国音乐之特点
,

表现至

最高度
” 。

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

发行的机关报—
《新华 日报 》

,

在

谈及此次演出的整体水平时
,

曾给

予了极高的评价
,

认为
“

此次演奏

节 目之充实
,

演奏技巧之完整
,

可

谓中国音乐史上光辉之页
。 ”

为 了更进一步地发挥音乐在

抗战中的积极作用
,

同时也达到该

团积极推行礼乐
,

加强民众音乐教

育的办团初衷
,

扩大音乐在民众心

目中的影响与号召力
,

自 19 4 3 年产

月的第一个星期夭起
,

中华交响乐

团决定举行星期音乐会
。

凡逢星期

日
,

皆择地举行一场高质量
、

高水

平的交响乐演奏会
,

其曲目多为久

传于世 的世界名曲
,

如贝多芬的

《命运交响曲》
、

《第一交响曲》
,

韦

伯的《自由射手 曲》
,

莫扎特的《弦

乐四重奏 》
、

《魔笛序曲》
,

罗西尼的

《威廉退尔序曲》
,

以及世界著名歌

剧《浮士德 》
、

《茶花女 》
、

《霍夫曼之

故事》
、

《卡门》中的选曲
。

每次的演

出
,

都以其精彩的曲目吸引了大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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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听众
,

特别是 5 月 15 日晚在上

清寺求精中学广场及 16 日晚在中

央公园广场举行的两次公开演奏

会
,

更是被成千上万的观众围得水

泄不通
。

当时报刊曾纷纷载文对此

给予了极高的评价
。

有的称
“

中华

交响乐团每周所举行的星期音乐

会
,

给了重庆的音乐爱好者一个欣

赏西洋音乐的好机会
” ,

并认为
“

这

该是重庆市民极感欣喜的
” ; 有的

称在抗战时期过于荒芜的音乐天

地里
, “

中华交响乐团的
`

星期演奏

会
, ,

无疑是不波池水中的新的荡

动
” ,

并
“

希望它的波纹分散
,

不断

地扩展开去气有的称在抗战这样

艰苦的环境下
,

还
“

能欣赏到这艺

苑的奇花
,

是难得的机会
” ;有的认

为中华交响乐团
“

这样不断有计划

的演奏
,

将会把人们简单的低浅的

音乐趣味
,

引导锻炼成为高深的欣

赏
” ……

中华交响乐团成立以来
,

除了

致力推进国内音乐运动及提高民

众欣赏音乐的水平外
,

还主动地与

世界各国特别是同盟诸国音乐文

化界取得联络
,

进行积极的中外音

乐交流
,

以求 中外文化的沟通
,

并

让世界人民听到中国抗战的真正

声音
。

该团成立后不久
,

马思聪即

以私人名义致函苏联苏纳埃夫斯

基
、

克里阿
、

坷伐兰
、

米耶坷夫斯基

等五位音乐名家
,

介绍中华交响乐

团的成立经过及今后的工作打算
,

同时希望加强中苏两国的音乐文

化交流
。

苏联有关方面接函后
,

对

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
,

除及时地

回函 马思聪外
,

并于 1 9 4 0 年 8 月

底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名义赠

送了许多世界名曲名谱给中华交

响乐团
,

其中包括柴可夫斯基
、

莫

索尔斯基
、

贝多芬
、

莫扎特
、

卡里尼

古夫等人所作的全部交响乐谱
。

这

当中
,

尤以卡里尼古夫的作品最为

珍贵
。

卡氏在帝俄时代曾被誉为最

有天才的音乐家
,

但生前郁郁不得

志
,

最终穷困潦倒
,

忧愤而死
。

在他

死后
,

其 作品才被世人认识和称

道
。

但在此之前
,

卡氏作品在中国

无任何介绍
,

更谈不上不 什么影

响
。

此次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赠送

的卡 氏作品
,

是第一次进入中国
,

当然也是 由中华交响乐团首次介

绍给中国的广大听众的
。

1 9 4 3 年初
,

苏联有关方面又

首次 向中华交响乐团赠送了苏联

青年作曲家 肖斯塔科维奇于 1 9 4 1

年在列宁格勒被德军包围
、

苏联人

民奋起抗战之际创作的
、

描写苏联

人民英勇抗击德军的史诗般的乐

曲—
《抗战交响 曲 }}( 也称《第七

交响曲》或 《列宁格勒交响曲》 )
。

该

曲 目自 1 9 4 1 年 7 月开 始 创作
,

1 9 4 2 年 3 月在苏联古 比雪夫首演

后
,

即在苏联各地引起巨大反响
,

获得了极高的赞誉
,

苏联著名作家

A
·

托尔斯泰在聆听了该曲之后
,

坚定地指出
: “

希特勒不能占领列

宁格勒和莫斯科
。

… …红军谱写了

具有世界性胜利的庄严的交响乐
。

肖斯塔科维奇倾听祖国的心声
,

奏

出凯旋之歌
。
”

肖斯塔科维奇本人

也因此荣获斯大林特别奖
。

这 以

后
,

《抗战交响曲 》又被送到欧
、

美
、

非各大洲的主要国家演出
,

仅美国

在 1 9 4 2 年至 1 9 4 3 年就演出了 62

场之多
,

被誉为
“

反法西斯的人 民

斗争精神的辉煌的艺术表现
” 、 “

英

雄的编年史
” 。

但在远东
,

战斗中的

中国则是第一个演奏该曲目的国

家
;
而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听众

,

则近水楼台先得月
,

于 1 9 4 3 年 6

月 1 4 日 (即联合国日 )最早聆听了

这一史诗般的
、

激励人心的伟大乐

曲
。

在演出的当天
,

著名记者徐迟

就在 《新华 日报 》上撰文指出
: “

中

华交响乐团的演奏
,

让
“

今天重庆

城里响起了列宁城的歌声
,

这是需

要一个反法西斯的勇士的性格
,

来

歌唱反法西斯的勇士之歌的
。 ”

他

还称誉肖氏的作品
“

是一首抗战的

交响乐
,

它是我们所饥求的题材
” ,

并呼吁中国的音乐家们创作并演

奏出更多的这样的好题材
、

好乐

曲
。

嗣后
,

中华交响乐团又携带该

曲
,

赴成都等地作旅行演 出
,

以苏

联人民抗击德军的伟大精神
,

来鼓

舞中国人民的抗战情绪
,

并发挥音

乐在支援抗战中的积极作用
。

1 944 年 6 月
,

美国副总统华莱

士访问中国
,

也将带来的美国有关

方面赠送给中华交响乐团的名曲

转交该团
。

该团经过短时间的紧张

排练
,

于 1 9 4 5 年除夕之夜假 中央

广播大厦举行演奏会
,

首次演奏 了

这些曲目
,

促进了中美文化的沟通

与交流
。

除此之外
,

中华交响乐团还于

1 9 4 3 年 2 0 月创办 了《音乐导报 》
,

其主要内容是介绍浅显的管弦乐

常识
,

以配合该团的演出
,

提高人

们欣赏高雅音乐的水平
。

中华交响乐团在战时音乐界

所作的种种努力与巨大贡献
,

赢得

了当时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舆论

界的广泛关注和极高评 价
,

早在
194 2 年 4 月

,

《新华日报 》即载文指

出
,

在中华交响乐团演奏时
, “

听众

情绪的热烈
,

会场秩序的良好
,

都

证明二年来由于各交响团的努力
,

一般听众对音乐的欣赏程度已经

提高了
。 ”
之后

,

更有记者著文称
:

“

中华交响乐团及实验管弦乐团
,

他们集合了几十位音乐专门人才
,

不倦地把西洋音乐介绍给战斗中

的中华民族
,

实在是伟大的贡献
。 ”

“

我们要夸耀我的朋友— 中华交

响乐团
。

它
,

只是一个音乐组织
,

可

是演出的次数
,

比其他所有的音乐

组织的演出次数加起来还要多
。

整

个数量上的多
,

常常使我们惊异
,

也因而使我相信它的质的精 良
。 ”

中华交响乐团
,

不愧为中国音

乐界抗战史上的一面光辉旗帜 :


